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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西藏民族學院開學比較晚，直到上周一才正式上
課，這是因為藏曆年公休的原因。大三學生羅布頓珠是在老
家林芝過的藏曆年。他告訴記者，相對於農曆年來講，藏曆
年更隆重一些，他們全家一大早便穿上了嶄新的藏袍，並按
照傳統的習俗，享受闔家團聚的幸福。

和小伙子羅布頓珠不同，藏族姑娘白瑪普赤去了廣東惠
州，看望在那裡讀中學的妹妹，並與惠州八中藏族班的兩百
多名孩子一起吃團圓飯。白瑪普赤是西藏民族學院外語系大
三年級的學生，主要學習英語。她說大四年級時，學生們可
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分別選擇教師和導遊兩個不同的專業方
向，考取不同的資格證書。她個人傾向畢業後回西藏做個導
遊，這是因為西藏近幾年旅遊業發展非常迅猛。

國家為藏族學生「三包」
可能是家鄉發展很快的緣故，羅布頓珠和白瑪普赤感覺

在內地上學、生活，與家鄉並沒有什麼差別。雖然西藏民族
學院為藏族學生開設有專門的藏餐廳，裡面有口味地道的酥
油茶、藏式包子、藏麵等等，但他們還是經常與其他同學一
起到大餐廳吃飯。

與藏族同伴們在一起時，他們多使用藏語交流，但卻都
能講一口標準的漢語普通話，寫出的漢字也非常的秀麗。周
末，與所有上大學的年輕學生一樣，女孩子會選擇在宿舍看
書、聽音樂、做內務，而男孩子則更喜歡去體育場上瘋狂運
動、大聲唱歌。偶爾還去周邊的西安、乾陵等地旅遊。

羅布頓珠告訴記者，家鄉早已普及了 「九年義務教育」
，而且國家還對他們上學實行 「三包」，即包吃、包住、包
學習用品。在他們村子裡，和他一般大的二十多個年輕人，
十多個都考上了大學。而他的弟弟則選擇了參軍。

拉薩暴力事件深感震驚
去年 「3．14」拉薩暴力事件，讓正在上學的他們非常震

驚： 「因為我們長這麼大，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後來看了
一些視頻，也意識到事情挺嚴重。作為一名大學生，特別是
一名藏族大學生，自己的家鄉發生了這種事情，心裡有種說
不出的感覺。」

羅布頓珠介紹說， 「3．14」之前他們每次回家路過拉薩
，都會在八角街的一個挺大的招待所住宿。但去年暑假回去
時，招待所已經關門了，不能用了。房屋還有被燒的痕跡，
東西也都被砸了。

「但通過這個事情，大家對達賴集團也有了進一步的了
解。」白瑪普赤的話則更簡單明瞭， 「不管誰，做任何事情
，都不應該傷害到民眾的利益。因為當時在拉薩，大家都看
到，很多民眾都是受難者。」事件後，一向不關心政治的她
，也開始重視起這方面的新聞了。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所高等
學府，並不在西藏，而是辦在陝西咸陽。說起這期
間的因由，還得上溯到五十多年前。

解放前的舊西藏，沒有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學校
。解放軍進駐西藏後，曾先後在昌都、拉薩、江孜
和日喀則分別建立了一所小學。西藏初期也僅僅有
這麼四所學校。

後來為了給西藏民主改革培養民族幹部，1957
年3月，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鄧小平主持召開
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西藏在內地辦學，將大批藏
族青年幹部送往內地培訓。同年9月，學校定名為
「西藏公學」。西藏公學的創辦使西藏有了自己的

第一所大學，而且也是我國第一所、也是至今唯一
一所跨省異地辦學的高等學府。這在西藏的發展史
上，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可能有人要問西藏公學──後來改名西藏民族
學院，為什麼要辦在內地？玉熱告訴記者，那是因
為當時的西藏百業待興，經濟狀況極端落後，而且
人民政權尚未建立，政治環境十分複雜。從人力、
物力、師資等各方面都沒有興辦一所大學的條件。
此外，異地辦學，也可以讓這些翻身農奴子女，免
受西藏反動勢力的干擾。

「自從來到西藏民族學院，我親身目睹並經歷
了西藏民院是怎麼培養幹部的。當時學院的老師，
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以及十八軍中有文化的
軍人。作為西藏的第一所高等學府，作為培養西藏
幹部的搖籃，學院總是從西藏的實際和不同時期的
不同需求出發來培養人才。這對老師們來說，非常
不容易，需要不斷調整。」玉熱介紹說。

學院設立初期，因為需要鞏固政權，根據民主
改革的需要，學院集中培養了一大批能夠充實到各
個基層的政工幹部。60 年代，為大力發展西藏經
濟，學院又把一大批農牧民子女培養成各種專業技

術人才。如今，為適應西藏對各類更高人才的需求
，學院已發展成為擁有6個碩士培養點、10個學科
門類和31個本科專業的現代化高等學府。

雖然遠離西藏，但西藏民院與西藏的聯繫很緊
密。學院會經常派老師去西藏進行社會實踐、課題
調研，還要對畢業生進行跟蹤調查等等。據統計，
西藏三分之一的黨政領導幹部、近半數的地廳級領
導，以及文化、教育、衛生、科技戰線相當一批學
科帶頭人，都出自這所學校，其中包括巴桑、丹增
、拉巴平措、才旦卓瑪等等。

五十年過去，玉熱如今早已退休，但仍住在西藏民族學院。經歷了
從農奴到學院領導的玉熱老人，像那個年代很多農奴一樣，說不清自己
的年齡和生日。回憶起年少時的苦難，剛毅的臉上很平靜。

與千千萬的農奴一樣，舊西藏時期的玉熱一家處在社會的最底層。
她所出生的西藏昌都縣面達鄉巴通村非常偏僻，歸拉多土司管轄。玉熱
家是 「差巴戶」，也就是領主的傭人。由於沒有自家的房子和土地，小
時候的玉熱只能和父母姐妹一起，住在領主家四面透氣、頂不遮雨的差
房裡。沒有衣服穿、忍飢挨餓、勞動強度大，有病也沒條件看，更不要
提上學讀書的事了。

窮孩子早當家
玉熱的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是病死的。父親當時由於傷心過度，也隨

即離開了人世。 「在那個舊西藏，家中如果沒有男人就成了黑戶，成了
地位更加低下、人人畏懼躲避的 『女魔家庭』。」玉熱老人敘述說，
「當時懷有身孕的母親也因傷心過度和過大精神壓力，而變得瘋瘋癲癲

。一會要上吊、一會又跳河……」不到十歲的玉熱和年幼的姐姐只好撐
起家庭的重擔。她們每天要繼續給領主支差，還要照顧母親和兩個更小
的妹妹。由於不能勝任繁重的體力勞動，早出晚歸的她們總是不斷受到
領主的鞭打腳踢。老人回憶起童年時代： 「真是挨不完的打、受不完的
罵，忍不完的飢餓。舊傷未好，新傷又添，整天傷痕纍纍。」

「領主管理當地的所有事務，他們經常派人來背馬草、背女人，而
且處理事情的辦法也異常粗暴、簡單。」玉熱老人舉例說，當時有誰敢
狀告別人偷了他的東西，作為一種判決方法，土司派來的人肯定會把雙
方都捆上，用皮鞭先打被告，直到打得扛不住了，便供說自己偷了。然
後再打原告，看你是否誣告，直至你打得撤訴為止。所以一般也沒人敢
告狀。現在看來很可笑，但在當時大家卻是非常害怕的。

幸運踏入校門
直到1959年夏天，人民解放軍和地方工作隊來到他們家鄉，玉熱脫

離了苦海。在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運動中，玉熱被選為積極分子，並作
為西藏民主改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推薦到內地學習，走進了西藏歷史
上第一所高等學府──西藏工學，後來改名為西藏民族學院。

問及當時有多大年齡，玉熱老人的回答不免令記者詫異。她說，
「我在舊社會生下來，由於家人沒有文化，到現在也不知道自己確切的

年齡，不知道哪一天是我真正的生日。當時到地區報到時，工作人員曾
問我多大了，我也弄不清，就隨口說 『十九了』。其實可能沒那麼大。
當然也有一個顧慮，怕年齡大了，人家不讓我去上學。加之舊社會，缺
吃少藥的，個子也不高。」

由於在內地城市需要記錄身份檔案資料，於是玉熱老人當時隨口說
的1941年4月10日，以後便成了她檔案和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但老人
補充說： 「後來經過多方了解，真正的生日可能應該是在1942年左右的
樣子，差得還不算很多。」

玉熱老人告訴記者，和她一批踏進大學校門的孩子都是翻身農奴，
而且絕大多數是雙文盲。所謂雙文盲，就是指雖講藏語，但不會寫藏文
，不會漢語文。因為舊西藏沒有上學的機會，沒有學校，女孩子則更不
可能。所以說，學校能在短時間內將這些雙文盲培養成西藏新一代的幹
部，現在回想起，也真是教育的神奇功能！

「四觀五好」 教育
記得一進校，對這批雙文盲的翻身農奴，學校首先進行了 「四觀」

教育，即人生觀、祖國觀、民族觀、宗教觀。然後是 「五好」教育，包
括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團結好、紀律好。老師成天和同學在一起
，實行 「四同」，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包括晚上，老師都要
輪流值班，給學生蓋被子。因為剛到內地的藏族學生不太習慣，夏天時
候總感覺熱得很，常常會把被子蹬開，然後到下半夜容易着涼，引起拉
肚子、生病，加上蚊子還經常咬。

這些第一批來的翻身農奴們分別來自西藏的七個地區。七個地區講
七種方言，相互之間雖然都講藏語，但誰也聽不懂誰的。為此，讓學員
終生受益的文化啟蒙教育，就從學習漢語拼音拉開了序幕。玉熱老人說
，就和學習一門外語一樣，從一句話、半句話開始，其間鬧了很多的笑
話，如把 「飛機」說成 「北機」，語言前後順序顛倒等等，經常憋得臉
蛋通紅。但大家都很努力，不放過一點點時間。連老師都對這批學生的
積極性和創造性非常感動。

很快畢業後，滿心歡喜要回西藏的玉熱被通知留校工作。當時的她
很不情願，但後來還是服從安排，成了一名老師，並最終成為西藏民族
學院的黨委常委、紀委書記。

深知辦學艱辛
當老師期間，玉熱真切感受到了當年辦學的不容易。不但老師

緊缺，而且很多需要教授的課程都沒有現成的理論和教材。籌備歷
史系是玉熱印象最深的事情。當時由於西藏急需歷史方面的人才，
所以學院將她從政治系調了過來。她回憶說，在學校的支持下，他
們首先在老師中篩選，把所有歷史系畢業的或從事過歷史相關教學
的都集中起來，送到西安的各大院校學習。與此同時，還組織人力
到西安各大圖書館、古舊書店，從大量的歷史書籍中，查找摘錄關
於西藏的歷史部分。後來出版的西藏《明清實錄藏族史料》等都是
從當時開始搞起來的。她個人則既當政工書記、又當班主任、也是
幹事，什麼都兼做，需要什麼就幹什麼。

「79 年籌備，80 年招了第一批學生。當時正好碰上哈爾濱、
上海援藏教師的到來，為我們充實了一批歷史教師。多虧這個東風
，否則我們是非常困難的！」玉熱老人回憶起來，自己也由衷發出
感慨。

西藏第一所高等學府西藏第一所高等學府

藏族年輕大學生

沐浴陽光 深愛西藏

──西藏教育西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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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從農
奴到老師的奴到老師的
玉熱老人，玉熱老人，
提起往事仍提起往事仍
很感慨很感慨

羌族女博士彭陟焱指導藏族學生羌族女博士彭陟焱指導藏族學生

▲舊西藏，生活窘迫的農奴們根本沒
有學習的機會

▲學員們交流學習體會

▲西藏公學學生在上藏語課

▲外籍教師授課

揭 秘

年近七十歲的玉熱老人，曾經是舊西藏社會最底層年近七十歲的玉熱老人，曾經是舊西藏社會最底層
的農奴。的農奴。1959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後，她是第一批翻身農年西藏民主改革後，她是第一批翻身農
奴大學生。畢業後留校，成為西藏民族學院的教師。從奴大學生。畢業後留校，成為西藏民族學院的教師。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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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好見證。的最好見證。 本報記者 雷永剛本報記者 雷永剛


